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鹗，属隼形目，鹰科。因为爱
吃鱼，俗称鱼鹰，是一种曾经广泛
分布于世界及中国各地并具有相
当数量的优势种猛禽，分类上曾经
单列鹗科。近数十年来分布地缩
小，数量减少，并逐步不为人们所
熟知。

中国古籍中对鹗早有记载，
《尔雅注疏》中说：“雎鸠，王雎。雕
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中渚
边食鱼。”说明鹗在古代就为人们
所注视，这个名称与其他的大多数
猛禽一样都是单名，如鹰、鹫、鵟、
隼、鸢等，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现
代分类学名也是这个“鹗”字。明
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列有
鹗，“释名”中列有“鱼鹰、雕鸡、雎
鸠、王雎……”李时珍进一步解
释：“鹗，雕类也，似鹰而土黄色，
深目好峙。”“能翱翔水上捕鱼食，
江表人呼为食鱼鹰，亦啖蛇”。注
意这里的“雎鸠”，李时珍认为《诗
经》中所说的“雎鸠”就是鹗：“诗
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即此。”

“陆玑以为鹫，扬雄以为白鷢，黄氏
以为杜鹃，皆误矣。”也就是说，李
时珍坚定地认为，诗经中所说的

“雎鸠”就是鹗。

至于鹗这个名称怎么得来
的？李时珍也有解释：“鹗状可愕，
故谓之鹗。”

南通的先贤们对鹗有过仔细认
真的观察，并在南通旧方志中做了
生动的记述。如清代《海曲拾遗》中
记：“鹗，高秋后往往于堤外摩空而
下击禽为食，又喜翱翔水上扇鱼，令
出波，撄而食之。一名沸河守汛
鸟。枪兵偶有所获，即以献狼营将
卉。其翮可用为箭羽。”这段记述文
字不长，但内容很多，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信息量很大。首先是时间，高
秋后，就是立秋之后，那就是秋冬之
季，说明鹗在秋后到达通州，因此鹗
是古通州地区的冬候鸟。其次是鹗
的食性，它们可以在空中击食禽鸟，
又可以在水面上捕鱼为食。第三，
鹗的羽毛可以用来做箭羽，这是弓
箭上的一个配件。第四，说明清代
鹗的数量还相当多。“狼营”似指清
代的狼山总兵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编首轮
《南通市志》的《生物资源·鸟类》中
记载了“鹗”这种猛禽。2003年出
版的《南通市野生动物资源及其保
护》一书中也记述了鹗。

近年来，原南通日报总编贾涛

根先生对鹗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
在《百鸟千姿——南通野生鸟类图
片集》中做了记载：“俗名鱼鹰，头
及下体白色……上体暗褐色……
性机警，叫声响亮。喜栖于湖泊、
河流附近，尤喜有林木的水域地
带”，“常在水面上空翱翔盘旋或在
低空缓慢飞行搜寻水中猎物。主
要以鱼类为食，有时也捕食蛙、蜥
蜴、小型鸟类。我市江滨、海滩上
空可见，秋冬季节军山山林中有栖
息”，“体长55厘米，冬候鸟”。这
些记述比我们古通州先贤关于鹗
鸟的描写更具体、更翔实、更科学，
而且有照片为证。也说明现代南
通地区仍然有鹗的生存和活动，而
且尚有一定的数量。我的学长、通
州陶国良先生主编的《南通方言词
典》中也记载了鹗，鹗与鸬鹚有一个
共同的俗名，那就是鱼鹰，因为鹗
与鸬鹚一样都喜欢捕鱼为食。

鹗善于捕鱼，是其一大特点，所
以称其为鱼鹰。鹗常常在水面上空
缓慢地扇动两翅成圈飞行，双目注
视着水面鱼儿的动静，发现猎物时，
则折合两翅，急速降至水面，用其利
爪抓到鱼。鹗甚至可以像鸬鹚一样
潜入水中捕鱼。鹗的脚趾具锐爪，

趾底遍生细剌，外趾能由前向后反
转，这些结构很适于捕鱼。

鹗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重复
使用旧巢，如果繁殖成功而且没有
干扰和环境的改变，巢可多年使
用，每年只要做一些简单的修缮并
补充巢材。有研究人员跟踪观察，
一对鹗鸟夫妇曾连续使用旧巢18
年！

现代对鹗的研究证明，鹗还有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终身的一夫
一妻制，这在野生鸟类中并不多
见。《百鸟千姿》一书中也记载，鹗

“单独或成对活动”。李时珍也说：
“雄雌相得……交则双翔。”

鹗的繁殖期约在每年的2~5
月，通常营巢于水边的大树上，巢
比较大，直径可达1米，高50厘米，
由枯草等堆集而成，内铺以树皮、
羽毛以及碎纸等。每窝产卵2~3
枚，卵重70克，椭圆形，灰白而杂
有红褐色斑。雌雄共同孵卵共同
育雏，雏鸟为晚成鸟，孵卵期32~
40天，哺育期约42天。

鹗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也是《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名录》中的二级保护
动物。

这娃娃真丑啊！太丑了！见
到的人无不侧目，又舍不得移开
眼，胳膊肘捅同伴，冲娃娃方向努
嘴儿。

候诊大厅原本挺热闹的，千万
别以为看病的人全愁着眉苦着脸，
不，人是很容易接受现状的，病生
着生着就习惯了。候诊无聊，与周
边人搭搭话，同病相怜，有的投缘
了，交换手机号码，加上微信，甚至

相约着下次一同复查。
丑娃娃一来，气氛就变了。大

家不聊了，都盯着看，再转过头，眨
眨眼、抿抿嘴、摇摇头、点点头。谁
说言语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他们
明明没说话，却什么都说了。

母亲抱着娃娃，她定是觉察
了，然而也习惯了吧。她面无表情
抱着娃娃走过，娃娃在她怀里扭
动。娃娃的手指含在嘴里，眼睛湿

漉漉、圆溜溜的，左顾右盼，打量四
周。这个年龄还没有学会畏惧，不
知美丑。看人是直直的，钩子般，
仿佛穿透到人们蜿蜿蜒蜒心里
去。倒是被看的有点受不住，移开
眼，与身旁人耳语几句，转回时，表
情略带厌恶。娃娃浑然不觉，她的
目光已被另一处吸引去了。

母亲寻了位置坐下，把娃娃
的手指从嘴里挖出来，细心为她

擦拭。母亲全神贯注在娃娃身
上，她看不到众人。娃娃似乎很
开心，咿咿呀呀的，她是在笑吧，
笑起来更丑更古怪了。手舞足蹈
的，嘴巴扑嗤扑嗤玩着口水，涎水
不住往下挂。

母亲和丑娃娃没待多久，他们
一离开，人们畅快了，憋很久的同
情、惋惜、好奇，总算可以说出来，
投缘的于是更投缘了。

我小时候，从来没见过家谱，也
不知道我们家有家谱，总感觉那是
大户人家才有的。

直到我们离开乡下老屋，进城许
多年以后，舅舅在我们家宅基地上重
新建房，拆除老屋的时候，才发现《静
海乡张氏宗谱》，共十卷。我们不在
现场。我猜想，应该是爷爷将这十卷
家谱，整整齐齐摞叠在一起，用油纸
裹了一层又一层，藏在墙砖夹缝中
的。一直藏到1985年夏天，他85岁
去世，那时，连他自己也忘记了。

我是几年前拿到这套家谱的。
母亲将父亲留下的各种书籍、手稿，
连同这套家谱都交由我保管。

那天，因为翻找父亲几十年前
写给朋友的信件，我又把家谱翻出
来。书页又黄又脆，我都不敢用力
去触碰它，怕它随时会碎裂，再也不
能承载几百年的家族历史。

《静海乡张氏宗谱》，由“景德
堂”新刊于光绪九年（1883年），距
今138年。记“吾宗始祖自元乱来
通卜居海门……”一世张景昇，授承
务郎。二世张以玉，授翰林院典
籍……共刊录至二十一世。

此二十一世中，有庠生、贡生、太
学生，有黄梅县巡检、礼部省祭司、礼
部冠带儒士、高昌馆译字生……我一
直以为自己生于农村，长于乡野。没
有想到，自己真的是生于书香世家啊。

我读着一个个人名，像是望见
一位位穿着长衫的书生，正在念着
之乎者也，随着文气的起承转合，步
履忽快忽慢，随着词句的抑扬顿挫，
声音时高时低……他们一边念，一
边走，一齐向同一时空走来。

他们经识了多少盛世凶年，多少
钧天齐乐的庆典，多少薄海同悲的殇
礼，谁知道呢？但我相信，他们在他
们的时代，也有春风，也有芳草，春风
旁若无人地吹，芳草漫不经心地绿。

读到第十八世，“芳”世祖先时，
我是将他们的名字念出声的：芳芝、芳
菲、芳芷、芳茗、芳芙、芳莼、芳萸……
这些名字多好听啊！时光流逝，岁月
催人老，一代接一代，他们的名字却昔
在今在永在，一直这么好听。

这个世界，他们早已不在场，又
似乎永远在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承载过一段往事，层层叠叠，又互
为交织，然后在岁月里、在夹缝中发
黄、发脆……尽管如此，证明他们存
在过的“现场”，经几世流转，至今，
使我得见“芳华”（生于咸丰十年），
恰似春风扇扬，花木如锦。

晚上，朋友们聚餐，餐馆里热闹
得像过节。朋友带了两瓶葡萄酒，
一瓶酒的标签上写着“去现场”……

是的，我们在的每一个地方，都
是自己的人生现场。去哪里，总归
都是“现场”。

与久未谋面的朋友相聚，在互
相吹捧容颜不老的同时，不得不感
慨各自发际线越来越高，假如将一
把细软的头发扎起来，远远望去简
直跟秃子似的。一位美女同事的
头发因为家族遗传多年前就开始
全白，每月按时染，发质干涩得如
一把稻草。而大楼里另一位美丽
的姐姐，每天保持着精致的妆容，
尤其是那头乌黑油滑的长卷发，配
上她窈窕的身材，真是好看极了。
她的头发全都是小城里的一家美
发店打理的。

那家美发店经历了从城北到城
南，再从城西到城东的几次搬迁，依
然吸引着一大批老顾客，都说美容
美发是个竞争激烈、人员流动性大
的行业，不容易做得长久，但这家店

十多年来招牌不换、屹立不倒，而且
生意越来越稳固红火，又没有沾加
盟店的光，堪称小城里的奇迹。

老板小田总是个外地人，已在
本地生活得如鱼得水，熟知大街小
巷的美食美味，对当地民俗特点了
如指掌，尤其是对顾客的喜好与定
位非常上心。因为上心，他知道你
的同事和朋友，知道谁和谁认识，
所以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多。又因
为他长得有点像岳云鹏，所以他认
真的样子自带喜感。来做头发的
女人最挑剔，讨论发型与头发色号
时难免反复纠结，一个讲专业、一
个要完美，争执商讨中的人们望着
他那张认真的脸，再矫情再难伺候
的人都没办法真的炸毛生气，于是
每个从店里出来的人都心情愉悦。

那天我顶着“秃子”头进了小
田总的店，头发塌得不像样实在不
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像我这种不
愿意花费时间、又顾及形象、又想
图省事、又懒又要好看的女人不
少，这对于发型师来讲还真的是种
考验。小田总边帮客人吹头发，边
与客人聊天。类似于“头发整整齐
齐预示工作一丝不苟”“头发蓬松
造型好看做事也会圆满”这样的话
听上去不是恭维，却直白得让人心
生欢喜。我听着直接笑出了声
儿。阿强说最近流行复古，想到之
前被朋友拉去其他店捯饬过复古
形象不得已丑了好几个月，不提则
已，提了便吐槽了好久。于是跟小
田总商量头发层次，再商量卷杠的
大小，翻看明星图册，又在头发颜

色上辗转改动了五六次，几个小时
后终于香喷喷地走出了小店。

再后来的几次，小田总推荐了几
种去屑和令头发蓬松的洗发水，还有
一种叫作造型雪的东西，以后在家洗
过也会蓬松如新，感觉真是太好了。

那几天，忽然觉得走路特别轻
松，做事也专注得多了，仿佛战场
上备齐了弹药、粮仓满满。这个世
界赋予了女人比男人更多的疲累
与不易，但也给予了女人比男人更
多的寻找热爱与美好的途径。谁
也不知道谁内心的痛苦和眼泪，能
够明确的便是任何带给人美好的
地方都充满了善意，在混沌尖锐的
世界里待久了，去小田总的店里坐
坐不是一种浪费，而是喘息与审
视，也是反思和休整。

新年
□毛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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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翻出草莓的气息
我一张嘴，甜就把嗓子塞满
天空很蓝，云朵的宫殿不停翻转
日子一丝不苟地灿烂

一年最初的一天
我又长成一棵忘忧草
与一滴露水相遇
风通透美好
一群雀鸟飞来，跳跃着
枝桠里早春的讯息

哦，新年始发
一切的无意都有意
一切的有意都随意
新年的钟声是一棵古树
每年这时它就掉一些叶子
覆盖往事，铺展明天
让我想起，一口钟在尘世
谁的手，在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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